
本
年
二
月
，
著
名
意
大
利
小
說
家
兼
符

號
學
學
者
安
伯
托
艾
柯
︵U

m
berto

Eco

︶

逝
世
，
享
年
八
十
四
歲
。
他
與
伊
塔
羅
卡
爾

維
諾
︵Italo

C
alvino

，1923

年
至1985

年
︶
是
我
最
喜
歡
的
近
代
意
大
利
作
家
，
兩

者
都
是
後
現
代
主
義
的
表
表
者
，
堪
稱
文
壇
怪

傑
。兩

人
之
中
，
卡
爾
維
諾
文
學
地
位
較
高
。
他

原
姓M

am
eli﹁

馬
梅
利﹂
︵C

alvino

是
他
的
其

中
一
個
中
間
名
字
︶
，
出
生
於
古
巴
哈
瓦
那
，

父
母
皆
為
意
大
利
僑
民
，
但
年
約
兩
歲
時
便
舉

家
遷
回
祖
國
。
至
於
他
的
前
名Italo

，
則
可
說

是
意
大
利
得
不
能
再
意
大
利
的
名
字
：
傳
說
中

創
立
羅
馬
的R

om
ulus

和R
em
us

兩
兄
弟
，
父

親
便
叫Italo

，﹁
意
大
利﹂
這
個
地
理
名
詞
也

是
來
自
這
位
神
話
人
物
。
因
此
，
無
論
是
音
譯
還
是
意
譯
，

卡
爾
維
諾
也
可
說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意
大
利
佬﹂
！

二
戰
時
卡
爾
維
諾
是
抗
戰
組
織
成
員
，
戰
後
參
加
了
共
產

黨
，
不
久
出
版
了
以
戰
時
經
歷
為
題
材
的
第
一
部
小
說
︽
蛛

巢
小
徑
︾
。
到
了
上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
，
文
風
由
寫
實
派
轉

變
為
抽
象
及
富
寓
言
性
，
︽
不
存
在
的
騎
士
︾
和
︽
命
運
交

織
的
城
堡
︾
等
作
品
讓
他
蜚
聲
國
際
；
最
膾
炙
人
口
的
作

品
，
應
算
一
九
七
零
年
的
︽
看
不
見
的
城
市
︾
和
一
九
七
九

年
的
︽
如
果
在
冬
夜
，
一
個
旅
人
︾
。
前
者
以
馬
哥
孛
羅
向

忽
必
烈
描
述
遇
見
過
的
虛
構
城
市
為
框
架
，
後
者
則
讓
讀
者

嘗
試
閱
讀
一
本
讀
來
讀
去
也
都
讀
不
完
的
同
名
小
說
，
都
是

近
代﹁
後
設
小
說﹂
︵M

eta-fiction

，
亦
稱﹁
元
小
說﹂
或

﹁
超
小
說﹂
︶
的
代
表
作
，
令
人
聯
想
到
阿
根
廷
文
學
巨
匠

博
爾
赫
斯
︵Jorge

Luis
Borges

︶
的
作
品
。
卡
爾
維
諾
晚

年
多
次
提
名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可
惜
始
終
沒
贏
過
。

至
於
另
一
位
意
大
利
文
學
怪
傑
艾
柯
，
雖
比
卡
爾
維
諾
年

輕
不
足
十
年
，
但
成
名
卻
晚
得
多
。
他
的
姓
氏Eco

，
意
大

利
文
是﹁
回
音﹂
的
意
思
。
他
自
六
十
年
代
已
經
是
一
位
在

學
術
界
頗
有
知
名
度
的
文
學
批
評
家
和
符
號
學
教
授
，
但
真

正
成
為
國
際
文
壇
巨
星
，
卻
要
待
一
九
八
零
年
一
鳴
驚
人
的

首
部
小
說
︽
玫
瑰
之
名
︾
。

這
位﹁
回
音
教
授﹂
人
如
其
名
，
作
品
裡
充
滿
學
貫
古

今
、
東
拉
西
扯
的
典
型
後
現
代
式
文
化
迴
響
。
︽
玫
瑰
之

名
︾
以
中
古
意
大
利
修
道
院
離
奇
命
案
作
為
背
景
，
採
用
偵

探
故
事
架
構
探
討
文
化
符
號
、
哲
學
、
邏
輯
、
歷
史
、
寫
作

技
巧
等
等
包
羅
萬
有
的
題
材
，
更
加
入
廣
大
讀
者
都
熟
悉
的

通
俗
文
學
元
素
來
增
添
趣
味
：
例
如
故
事
裡
的
神
探
修
士
巴

斯
克
維
爾
的
威
廉
，
名
字
明
顯
影
射
福
爾
摩
斯
小
說
︽
巴
斯

克
維
爾
魔
犬
︾
；
又
或
是
圖
書
館
迷
宮
、
及
在
書
頁
上
下
毒

等
情
節
，
無
論
是
外
國
的
奇
情
驚
慄
文
學
，
還
是
中
國
的
武

俠
小
說
，
其
實
都
屢
見
不
鮮
，
但
作
者
卻
偏
偏
能
夠
把
腐
朽

化
神
奇
，
讓
人
耳
目
一
新
。
艾
柯
以
陰
謀
論
為
主
題
的
小
說

︽
傅
科
擺
︾
，
以
及
其
後
的
作
品
如
︽
昨
日
之
島
︾
及
︽
波

多
里
諾
︾
等
，
都
延
續
了
這
種
獨
特
風
格
。

前
面
提
過
艾
柯
的
姓
氏
，
據
他
自
己
考
證
，Eco

是
他
某

位
祖
先
得
自
古
代
貴
族
的
賜
姓
，
其
實
是
拉
丁
文Ex

C
aelis

O
blatus

的
首
字
母
縮
寫
，
意
即﹁
上
天
所
賜﹂
。

對
於
熱
愛
現
代
文
學
的
讀
者
來
說
，
艾
柯
的
作
品
確
是
天
賜

讀
物
。

文壇怪傑

騰
訊
視
頻
最
近
播
放
一
段
名
為

﹁
節
約
食
物
由
我
做
起﹂
的
宣
傳
短

片
，
背
景
是
內
地
一
餐
館
，
一
男
一

女
年
輕
人
在
吃
水
餃
，
剩
下
十
多
隻

不
吃
了
，
起
身
埋
單
走
人
。
坐
在
他

們
對
面
的
一
名
搭
枱
中
年
漢
，
原
本
在
看

餐
牌
準
備
點
菜
，
見
到
兩
男
女
留
下
的
水

餃
不
吃
，
覺
得
浪
費
，
拿
起
筷
子
吃
起

來
。鄰

座
食
客
和
餐
館
侍
應
，
目
睹
中
年
漢

像﹁
乞
丐﹂
一
樣
吃
剩
餘
殘
羹
，
紛
紛
指

手
畫
腳
交
頭
恥
笑
。
中
年
漢
只
顧
低
頭
掃

清
枱
面
水
餃
，
然
後
走
向
收
銀
機
旁
的
一
個
捐
款

箱
，
放
下
一
百
元
資
助
窮
困
者
。

有
錢
了
，
豐
衣
足
食
了
，
不
一
定
就
可
以
浪
費
。

我
童
年
經
歷
過﹁
大
躍
進﹂
三
年
饑
荒
，
看
到
此

宣
傳
短
片
不
禁
思
潮
起
伏
，
憶
及
那
些
餓
得
皮
黃
骨

瘦
的
苦
日
子
。

當
年
糧
食
要
配
給
，
有
錢
也
買
不
到
米
，
但
可
以

去
飯
店
免
糧
票
排
隊
買
飯
。
祖
母
拖
住
我
們
三
個
小

孫
女
去
排
隊
，
站
在
別
人
身
後
看
着
他
吃
完
了
，
才

輪
到
我
們
有
位
子
去
吃
。
小
小
的
肚
皮
餓
得﹁
咕

咕﹂
作
響
，
餓
得
兩
腳
發
軟
，
看
着
他
們
狼
吞
虎

嚥
，
那
種
飢
餓
的
難
過
感
覺
，
真
是
終
身
不
忘
。

我
記
得
，
祖
母
當
年
還
穿
着
一
身
絲
綢
旗
袍
。
我

拉
住
她
的
旗
袍
排
隊
等
位
，
衣
質
軟
綿
綿
，
她
的
身

體
在
發
抖
。
飯
店
的
服
務
員
吆
喝
她
，
催
促
她
緊
跟

隊
伍
向
前
行
。
祖
母
步
步
猶
豫
，
她
不
習
慣
如﹁
乞

丐﹂
般
輪
飯
？
還
是
不
忍
心
小
孫
女
看
着
別
人
吃
得

津
津
有
味
？

為
了
吃
，
我
難
忘
祖
母
的
淚
水
滿
眼
。
那
年
深
夜

我
跟
保
母
卿
婆
去
排
隊
買
豬
肉
，
清
晨
才
回
家
，
看

見
祖
母
在
天
井
澆
花
，
我
興
奮
地
跑
過
去
告
訴
她
：

﹁
豬
肉
買
到
了
。﹂
她
卻
將
整
盆
澆
花
水
倒
向
我
，

含
着
淚
說
：﹁
你
這
樣
徹
夜
去
排
隊
，
我
寧
願
沒
得

吃
。﹂
她
愛
之
心
，
恨
之
切
，
那
一
盆
傾
頭
水
，
也

是
終
身
不
忘
。
那
一
年
，
我
只
有
六
歲
。

飢餓

寫
故
事
的
時
候
，
頗
費
周
章
的
是
每
次
提

到
女
主
角
時
，
該
如
何
稱
呼
她
。
總
不
能
次
次

都
直
呼
其
名
，
有
時
也
要
找
些
替
代
詞
，
文
字

才
好
看
。
那
究
竟
是
用﹁
女
人﹂
、﹁
女

子﹂
、﹁
那
女
的﹂
、﹁
女
孩﹂
？
還
是
近
年

人
人
掛
在
口
邊
的﹁
女
生﹂
？
剛
才
看
︽
哪
一
天

我
們
會
飛
︾
演
員
蘇
麗
珊
一
篇
訪
問
，
二
十
三

歲
，
很
清
新
的
樣
子
，
笑
容
燦
爛
如
青
春
的
翁
倩

玉
。
文
中
就
多
次
用﹁
女
生﹂
一
詞
，
我
覺
得
怪

怪
的
。
二
十
三
歲
，
在
如
今
英
雄
出
少
年
的
資
訊

科
技
時
代
已
不
算
年
輕
，
我
始
終
認
為﹁
女
生﹂

應
是
十
二
三
至
十
八
九
歲
左
右
的
少
女
專
用
，
過
了

二
十
就
以﹁
女
人﹂
、﹁
女
子﹂
、﹁
那
女
的﹂
稱

之
較
舒
服
，
要
不
就
乾
脆
用﹁
女
孩﹂
、﹁
那
人﹂

也
可
。

不
過
，﹁
女
人﹂
這
詞
也
很
麻
煩
。
王
家
衛
的
︽
花
樣
年

華
︾
之
後
，
一
用﹁
女
人﹂
，
就
想
起
婀
娜
優
雅
、
心
事
重
重

的
張
曼
玉
，
這
反
而
大
大
收
窄
了﹁
女
人﹂
一
詞
的
感
覺
。

﹁
女
子﹂
比
較
中
性
，
好
像
沒
什
麼
固
定
形
象
，﹁
那
女
的﹂

就
更
寛
鬆
了
，
只
要
是
女
的
都
用
得
上
，
反
而
較
好
。
至
於

﹁
女
生﹂
，
除
非
再
有
當
年
瓊
瑤
小
說
︽
窗
外
︾
江
雁
容
那
種

人
物
，
否
則
還
是
少
用
為
妙
。

有
些
名
詞
突
然
爆
出
，
充
滿
偶
然
。
比
如V

ision

一
字
，
以

前
香
港
都
沒
固
定
譯
法
，
有
時
用﹁
遠
景﹂
、﹁
理
想﹂
、

﹁
長
遠
目
標﹂
等
，
跟M

ission

更
常
糾
纏
不
清
，
反
觀
台
灣

則
早
已
幾
乎
一
致
譯
為﹁
願
景﹂
。
記
憶
中
是
田
北
辰
十
多
年

前
對
香
港
媒
體
多
次
用
了﹁
願
景﹂
這
詞
之
後
，
港
媒
才
普
遍

用﹁
願
景﹂
代
表V

ision

，
反
而M

ission

的
中
譯
在
港
仍
莫

衷
一
是
，
可
見
我
們
對M

ission

的
意
義
根
本
還
未
掌
握
。

另
一﹁
奇
葩﹂
是﹁
活
化﹂
這
詞
。﹁
活
化﹂
在
港
媒
十

多
年
來
已
普
遍
應
用
，
背
後
是R

evitalise

和R
e-energise

這

類
觀
念
。
印
象
中
以
前
是
沒
人
說﹁
活
化﹂
的
，
後
來
有
次
市

建
局
宴
請
記
者
，
席
間
高
層
談
到R

evitalisation

大
計
，
中
文

怎
說
呢
？
當
下
市
建
局
公
關
大
員
靈
光
一
閃
，
說
出﹁
活
化﹂

兩
字
，
記
者
覺
得
好
使
好
用
，
第
二
天
見
報
，
社
會
也
受
，
以

後
就
約
定
俗
成
用﹁
活
化﹂
。
所
以
說
，
新
人
會
一
夜
成
名
，

新
詞
也
可
以
。

一夜成名

某
市
一
位
風
華
正
茂
的
局
長
談
起
他
想
平
調
到
縣
裡
去
工

作
的
想
法
，
不
知
是
對
還
是
錯
？
他
一
邊
說
一
邊
伸
嘴
正
要

咬
向
一
隻
圓
餅
，
我
說
：﹁
你
這
個
動
作
是
上
兌
為
口
、
下
餅

為
圓
為
乾
，
正
好
構
成
澤
天
夬
卦
，
卦
有
五
陽
一
陰
，
且
有
一

陰
高
踞
頭
上
，
表
明
你
若
平
調
到
縣
裡
，
只
能
當
縣
長
，
不
能

當
書
記
。﹂
他
先
是
感
到
詫
異
，
繼
而
又
點
點
頭
：﹁
有
可
能
。
會

到
哪
個
縣
呢
？﹂
我
說
：﹁
兌
、
乾
均
向
西
指
，
伏
卦
為
剝
，
剝

卦
有
大
山
之
象
，
可
能
在
西
方
的
一
個
山
區
縣
。﹂
他
堅
定
地

說
：﹁
很
好
。
我
就
喜
歡
這
個
地
方
！﹂
不
久
得
知
：
他
已
如
願

以
償
地
調
到
西
方
的
一
個
山
區
縣
擔
任
一
把
手
縣
長
。

有
厲
。
告
自
邑
，
不
利
即
戎
，
利
有
攸
往
。
處
在
最
高
位
的
陰

邪
小
人
是
毒
害
天
下
的
一
團
濃
重
的
陰
影
，
切
割
和
掃
除
這
團
陰

影
是
一
切
有
責
任
心
和
正
義
感
的
人
們
義
不
容
辭
的
共
同
任
務
。

正
義
的
力
量
雖
然
位
處
陰
邪
勢
力
之
下
，
但
擁
有
群
情
鼎
沸
、
同

仇
敵
愾
的
勢
力
優
勢
，
只
要
不
被
陰
邪
勢
力
瓦
解
、
分
化
和
各
個

擊
破
，
步
調
一
致
地
保
持
陣
勢
的
浩
大
與
嚴
正
，
陰
邪
小
人
就
會

自
動
退
出
歷
史
舞
台
。
決
除
陰
邪
勢
力
的
目
的
不
是
為
了
懲
治
他

們
，
而
是
為
了
消
除
他
們
賴
以
實
施
破
壞
的
權
位
和
影
響
。
這
是

在
陣
營
內
部
展
開
的
和
平
有
序
的
權
力
重
組
，
要
在
公
開
會
議
上

眾
口
一
詞
地
列
舉
陰
邪
小
人
的
各
種
弊
害
，
通
過
會
議
決
議
成
功

剝
除
他
們
的
權
力
和
影
響
，
不
需
要
也
決
不
可
動
用
軍
隊
，
否
則
就
會
引
起

局
勢
的
風
雲
突
變
，
至
少
會
損
傷
這
場
決
戰
的
正
義
和
光
明
的
性
質
。
為
了

避
免
勝
利
結
果
造
成
社
會
的
震
驚
和
動
盪
，
要
將
這
場
決
戰
的
理
由
和
過
程

及
時
向
全
民
公
告
，
讓
他
們
懂
得
這
是
一
場
改
變
和
推
動
歷
史
進
程
的
重
大

戰
略
部
署
。
︽
夬
︾
卦
的
卦
象
還
給
社
會
治
理
留
下
了
這
樣
的
警
示
：
如
果

任
由
江
河
湖
海
懸
天
不
降
，
無
疑
是
是
一
種
末
日
景
象
，
執
政
者
如
果
不
將

福
澤
逐
層
下
降
滋
潤
民
生
，
卻
把
一
切
利
益
收
為
己
有
並
永
久
封
存
起
來
，

就
會
像
海
潮
布
空
一
樣
險
象
環
生
。

初
九
、
壯
於
前
趾
，
往
不
勝
為
咎
。
他
一
聽
到
有
朋
友
在
醞
釀
着
如
何
驅

逐
盤
踞
在
高
位
的
陰
邪
小
人
的
消
息
，
就
仗
着
一
身
強
健
的
肌
肉
自
告
奮
勇

地
要
去
充
當
刺
客
。
單
槍
匹
馬
的
匹
夫
之
勇
如
何
能
擊
潰
歷
史
形
成
的
龐
大

權
威
？
他
只
會
成
為
一
顆
落
在
陣
營
內
部
、
引
火
燒
身
的
炸
彈
。
他
的
熱
情

和
勇
氣
只
有
編
入
統
一
調
度
的
隊
列
中
，
才
能
變
為
完
成
重
大
使
命
、
一
馬

當
先
的
急
先
鋒
。

九
二
、
惕
號
，
莫
夜
有
戎
，
勿
恤
。
驅
逐
小
人
的
計
劃
正
在
進
入
緊
張
的

密
謀
階
段
，
不
期
而
遇
的
突
發
事
件
和
人
性
的
脆
弱
與
離
奇
，
也
都
相
繼
進

入
了
高
發
期
。
這
時
候
，
要
讓
所
有
的
同
仁
明
白
：
鐵
的
紀
律
和
高
度
警
惕

就
是
命
懸
一
線
的
救
星
，
要
具
備
應
對
一
切
危
急
事
態
的
應
急
措
施
，
即
使

敵
兵
在
深
夜
突
然
從
天
而
降
，
也
能
指
揮
若
定
，
安
之
若
素
。

九
三
、
壯
於
頄
，
有
凶
。
君
子
夬
夬
獨
行
，
遇
雨
若
濡
，
有
慍
，
無
咎
。

這
是
一
個
怒
形
於
色
的
鬥
士
，
卻
被
正
在
謀
劃
驅
逐
小
人
的
同
道
們
視
為
一

個
容
易
走
漏
天
機
的
危
險
人
物
。
他
其
實
面
對
小
人
的
一
再
拉
攏
和
利
誘
，

寧
肯
獨
行
其
道
也
決
不
同
流
合
污
，
只
是
朋
友
們
的
誤
解
把
他
變
成
了
一
隻

十
分
懊
喪
的
落
湯
雞
。
為
了
確
保
驅
逐
小
人
的
機
密
行
動
萬
無
一
失
，
必
須

要
讓
他
這
種
陣
列
不
明
的
人
物
暫
時
承
擔
一
腔
委
曲
。

九
四
、
臀
無
膚
，
其
行
次
且
。
牽
羊
悔
亡
，
聞
言
不
信
。
由
於
近
距
離
地

受
慣
了
小
人
的
威
壓
，
已
經
喪
失
了
與
小
人
公
開
對
決
的
勇
氣
。
雖
然
在
情

感
上
和
形
式
上
站
在
正
義
一
邊
，
但
他
在
驅
逐
小
人
的
行
動
中
就
像
臀
部
受

了
重
創
一
樣
，
步
履
顯
得
十
分
踉
蹌
和
勉
強
。
他
其
實
只
需
要
在
正
義
的
隊

列
中
充
當
濫
竽
充
數
的
一
員
，
就
能
起
到
壯
勢
助
威
的
效
果
，
就
不
會
為
自

己
留
下
歷
史
的
缺
憾
。
儘
管
他
一
再
表
示
不
會
退
縮
，
但
到
關
鍵
時
刻
，
他

的
雙
腿
還
是
有
可
能
身
不
由
己
地
跪
向
小
人
。

九
五
、
莧
陸
夬
夬
，
中
行
無
咎
。
長
期
遭
受
元
老
級
小
人
的
挾
持
和
掣

肘
，
首
領
人
物
當
然
渴
望
早
日
搬
掉
這
塊
一
直
壓
在
他
頭
上
、
影
響
公
平
執

政
的
頑
石
，
鑒
於
他
和
小
人
的
曖
昧
關
係
及
當
前
的
地
位
，
當
然
不
宜
帶
頭

率
先
發
難
，
但
在
正
義
的
力
量
如
怒
濤
排
壑
的
決
戰
關
頭
，
他
只
需
要
斷
然

採
取
中
立
的
態
度
，
就
足
以
幫
助
人
們
順
利
完
成
對
小
人
的
成
功
驅
逐
。

上
六
、
無
號
，
終
有
凶
。
這
是
一
個
慣
於
操
弄
乾
坤
的
陰
邪
小
人
，
他
的

頑
強
生
命
居
然
成
了
一
場
難
以
消
除
的
國
難
。
一
個
橫
下
心
來
要
把
天
下
蒼

生
視
為
芻
狗
的
人
，
最
終
被
忍
無
可
忍
的
人
們
剝
光
了
他
的
一
切
威
風
和
特

權
。
他
還
等
不
到
壽
終
正
寢
，
就
像
被
治
罪
削
職
之
後
的
明
代
奸
相
嚴
嵩
一

樣
，
等
待
他
的
只
有
寄
食
墓
廬
的
風
燭
殘
年
。

夬卦

黃
金
假
期
最
利
交
流
訪
問
寓
旅
遊
中
。
香
港
客
家
幫
梅

州
社
團
總
會
在
梁
亮
勝
、
曾
智
明
及
古
爾
夫
等
領
導
下
，

組
織﹁
尋
找
家
鄉
三
寶﹂
往
家
鄉
梅
州
訪
問
，
天
大
面
子

邀
請
到
中
聯
辦
副
主
任
林
武
任
榮
譽
顧
問
，
七
百
多
人
浩

浩
蕩
蕩
，
十
分
壯
觀
。
返
到
家
鄉
獲
得
梅
州
市
委
書
記
黃

強
、
市
長
譚
君
鐵
熱
烈
歡
迎
及
款
待
，
領
導
向
眾
鄉
親
介
紹
家

鄉
最
新
的
經
濟
及
社
會
發
展
，
並
讚
揚
鄉
親
對
家
鄉
及
香
港
的

貢
獻
。
林
武
是
客
家
鄉
親
，
此
行
特
別
顯
得
雀
躍
及
親
切
，
林

武
讚
揚
梅
州
社
團
總
會
是
愛
國
愛
港
陣
營
的
一
面
旗
幟
。

身
為
梅
州
社
團
總
會
榮
譽
主
席
的
客
家
阿
姑﹁
芬
姐﹂
朱
蓮

芬
女
士
因
事
留
在
香
港
未
能
同
行
，
深
感
遺
憾
。
當
日
在
港
的

芬
姐
突
接
林
武
副
主
任
來
電
，
十
分
驚
訝
。
電
話
傳
來
林
副
主

任
喜
悅
的
聲
音
，
告
知
他
到
訪
梅
縣
橋
溪
繼
善
樓
，
他
讚
美

道
：﹁
大
有
橋
溪
古
韻
，
夢
裡
客
家
之
嘆
。﹂
芬
姐
忙
道
謝
不

已
，
勾
起
陣
陣
鄉
愁
。

具
百
多
年
歷
史
的
繼
善
樓
和
寶
善
樓
是
朱
氏
祖
屋
，
位
於
梅

縣
雁
洋
橋
溪
五
指
峰
下
，
毗
鄰
葉
劍
英
元
帥
紀
念
公
園
，
山
清

水
秀
，
風
景
優
美
怡
人
。
芬
姐
先
祖
父
朱
芷
秀
及
其
兄
弟
興
建

之
繼
善
樓
和
寶
善
樓
現
已
成
為
省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
建
築
極
具

客
家
風
格
特
色
，
儒
商
朱
芷
秀
寫
得
一
手
工
整
書
法
，
朱
氏
在

宗
堂
整
幅
大
牆
上
寫
上
朱
氏
家
訓
，
對
後
人
用
心
教
導
。
朱
氏
家
訓
是
用

鐵
模
烙
上
去
的
，
百
多
年
來
毫
無
褪
色
，
依
舊
金
碧
輝
煌
。

坐
落
於
陰
那
山
千
年
古
剎
靈
光
寺
旁
的
朱
芷
秀
墓
園
，
風
水
尤
佳
，
四

面
環
山
，
墓
地
寬
敞
。
芬
姐
等
朱
氏
後
人
謹
守﹁
修
身
明
德
，
孝
道
為

先﹂
的
家
訓
，
為
了
紀
念
先
祖
父
朱
芷
秀
，
十
餘
年
前
芬
姐
在
橋
溪
村
口

捐
款
興
建
︽
芷
秀
廊
︾
紀
念
祖
父
，
表
孝
思
之
餘
，
並
造
福
父
老
鄉
親
作

休
憩
避
雨
園
地
。
芬
姐
聽
到
千
里
之
外
好
領
導
林
武
副
主
任
的
溫
馨
聲

音
，
思
念
故
鄉
之
情
一
幕
幕
浮
現
。
猶
記
得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祖
國
改
革

開
放
初
期
，
芬
姐
率
先
帶
頭
回
家
鄉
梅
縣
投
資
建
設
開
發
梅
縣
五
洲
城
，

為
家
鄉
經
濟
建
設
起
了
推
動
作
用
。
人
傑
地
靈
的
梅
縣
橋
溪
後
人
出
了
兩

個
政
界
名
人

︱
擔
任
人
大
代
表
、
政
協
委
員
的
芬
姐
，
以
及
曾
任
台
灣

前
「
國
大
代
表﹂
朱
新
民
教
授
。
橋
溪
繼
善
樓
後
人
皆
以
他
們
為
驕
傲
。

芬
姐
情
繫
家
鄉
，
不
忘
祖
德
，
不
忘
感
恩
。

「芬姐」情繫梅州

我
覺
得
一
班
好
朋
友
閑
時
聚
會
所
說
到
的
話
題
，
通
常
都
離

不
開
戀
愛
。
近
期
跟
一
班
好
友
聚
會
時
，
看
見
其
中
一
個
女
性

朋
友
悶
悶
不
樂
似
的
，
當
大
家
興
高
采
烈
談
論
近
況
的
時
候
，

就
給
我
發
現
她
的
表
情
完
全
不
投
入
這
個
聚
會
中
，
在
聚
會
完

畢
後
，
我
跟
她
聯
絡
，
詢
問
有
關
為
什
麼
不
開
心
的
情
況
出

現
，
在
互
相
用
文
字
的
對
談
當
中
，
得
知
她
的
男
朋
友
與
她
有
很
多

問
題
發
生
，
但
最
初
她
都
不
想
說
太
多
，
有
着
難
言
之
隱
，
而
其
中

一
句
說
話
令
我
很
不
開
心
甚
至
擔
心
，
她
說
：﹁
我
的
男
朋
友
對
待

我
像
狗
也
不
如
。﹂
聽
了
她
這
樣
形
容
他
們
的
關
係
之
後
，
真
是
無

名
火
起
，
我
便
說
明
天
放
工
後
跟
她
談
一
談
。

當
我
們
到
相
約
的
餐
廳
見
面
的
時
候
，
她
的
眼
淚
已
經
不
自
覺
地

流
了
出
來
，
當
然
身
為
好
朋
友
的
我
，
其
實
已
經
略
知
一
二
她
的
情

況
，
所
以
準
備
細
心
聆
聽
她
的
心
聲
，
但
最
初
她
仍
然
好
像
有
很
多

難
言
的
苦
衷
，
所
以
我
發
揮
自
己
訪
問
嘉
賓
的
強
項
，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
逗
她
說
出
現
時
與
男
朋
友
的
情
況
，
終
於
她
開
始
暢
所
欲
言
。

以
下
便
是
她
跟
男
朋
友
的
情
況
，
相
信
你
們
看
見
她
的
遭
遇
，
心
中

也
會
有
一
番
話
想
說
出
口
。

這
個
女
性
朋
友
雖
然
不
是
跟
男
朋
友
一
起
居
住
，
但
因
為
她
的
男

朋
友
失
業
的
原
因
及
需
要
繼
續
供
樓
，
所
以
她
的
男
朋
友
要
求
她
一

起
供
款
，
還
要
求
在
每
個
月
的
指
定
日
期
把
現
金
存
入
他
的
戶
口
，

但
有
一
次
她
忘
記
了
把
款
項
存
入
，
其
實
只
不
過
遲
了
兩
天
，
她
的

男
朋
友
便
叫
她
到
一
個
公
眾
地
方
見
面
，
然
後
大
發
雷
霆
丶
嚴
刑
拷

問
，
我
一
點
也
沒
有
誇
張
，
她
男
朋
友
要
她
說
出
為
什
麼
會
忘
記
的

理
由
、
是
不
是
已
經
不
想
跟
他
一
起
、
她
的
腦
裝
着
什
麼
等
等
。
因

為
那
次
遲
交
款
的
問
題
，
她
的
男
朋
友
叫
她
以
後
入
了
錢
後
要
即
刻

把
有
關
資
料
傳
給
他
看
，
接
着
他
變
本
加
厲
，
把
她
手
袋
裡
面
的
東

西
全
部
倒
在
地
上
，
然
後
把
她
的
鎖
匙
逐
一
丟
進
去
附
近
的
草
叢

中
，
而
我
這
個
女
性
朋
友
不
斷
哭
着
在
四
周
找
尋
自
己
的
東
西
。
當

她
說
到
這
裡
的
時
候
，
我
已
經
忍
不
住
憤
怒
，
質
問
她
為
什
麼
仍
然
可
以
跟
這

個
男
人
在
一
起
。
雖
然
朋
友
不
應
該
干
涉
他
們
的
感
情
生
活
，
但
這
一
次
我
覺

得
她
應
該
要
跟
這
個
人
分
手
，
我
說
到
這
裡
，
相
信
你
已
經
跟
我
一
樣
怒
氣
沖

天
，
我
覺
得
一
對
情
侶
如
果
沾
染
了
有
關
錢
銀
的
問
題
，
其
實
已
經
不
太
好
。

但
願
我
這
個
朋
友
想
清
楚
，
日
後
應
不
應
該
跟
這
個
人
繼
續
在
一
起
。

為什麼這樣對待另一半﹖

彎彎曲曲的江水
不知為什麼，總是覺得牡丹江市在哈爾濱以
北，大約是什麼影劇印象的影響吧？當車子一直
向東南方向開去的時候，這才徹底顛覆我原本的
想像。
因為黑龍江支流牡丹江貫穿市內而得名的牡丹
江市，其實是滿族語「穆丹烏拉」轉成漢語而得
來的，意即「彎彎曲曲的江」。但當我在市內的
河畔望着那段滔滔江水時，並不覺得如何彎曲，
倒是廣場前有許多遊人走來走去，也有幾個小販
在那裡擺賣東西。
最引人注目的，是矗在廣場中央的一大塊石壁
雕圖，那是「八女投江」。這是為了紀念當年抗
日聯軍部隊為抵抗日軍，八名女戰士走投無路，
而集體投江殉國的事跡。江水日夜不停地向東流
去，我們看不到已逝的壯烈場面，惟有歷史的記
憶永恒。
快要走出廣場時，只聽到哨聲，一隊穿着制服
的警員在集合，幾乎全是男警，但負責拍照的卻
是女警。他們排成幾行隊列，似乎要去執行任
務。我走了過去，盡頭有一排三間公共獨立洗手
間，上有紅綠燈，紅燈表示裡面有人，綠燈表示
無人，但必須投硬幣若干才能打開。這倒有趣，
既方便大眾，又不會令人亂用資源。
牡丹江市城市不大，但給人的印象是整潔。一

進入市內，就發現街道兩旁的電燈柱上，或掛着
紅燈籠，有的是一串三個，有的是左右各一。到
了夜間，街燈光管發出不同的顏色，剎那間讓人
覺得有天上人間的疑惑。
我們在一家中學參觀，圖書館別具一格，尤其
是收集全國各地歷屆中小學課本，雖不敢說齊
全，但已經十分難得了。其實我們也可以從一個
側面看到社會的變化，非常有趣。
有趣的，還有學校的小型博物館，有各種動物
的標本，可與課堂教學相輔相成。最令我驚奇的
是，有些標本是學生製作的。貓頭鷹棲在樹上，
栩栩如生，那樹讓我想起前往鏡泊湖途中，從車
窗掠過的高高的榆樹、楊樹、松樹，還有矮矮的
黃花，以及玉米田。但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那
向太陽的向日葵，那一大片金黃，淹沒了我的眼
睛。除此之外，還有招牌，大字寫着「國有國
酒，米有米酒」。大約是說米酒的厲害吧？
曾經到過黑龍江最北、也是中國最北的漠河，
我在那裡的村屋賓館借宿一夜，夢想見識奇妙的
白夜，那時是七月底，但無緣見到。那夜空非常
靜謐，我和詩人王良和出去散步，天氣清涼，穿
着厚厚的外套，竟有點抵擋不住。我們坐在小徑
旁邊的石椅上聊天，但見滿天星斗閃爍，非常地
接近，簡直伸出手去就可以接到似的。當然是錯

覺，天空還是遙遙，但也說明非常明靜。我們指
着那條銀河，看分隔兩邊的牛郎星和織女星慨
嘆。走到黑龍江畔，望着對面的俄羅斯，白天時
還看到對岸居民走來走去，更遠的是他們的村
莊。那時我們乘着遊船，沿着河的中方一邊疾
馳，船頭劃出的浪花四濺。暗想，可別越過河的
中界線，那可算是越國界了啊！但船老大神色自
若，高聲談笑，畢竟是在界河上討生活的人，自
然比我們這些外來客知道分寸。這時已是夜晚，
不見人影，只有零星燈光透出，有一種神秘的味
道。
當然，住在莊院，印象深刻的，是早餐在農家
小桌圍坐而吃饅頭與油條、小米粥，並不好味，
但吃得津津有味，是不是餓了？還是嚐到了不走
味的地道食物？還是心理作用？我不清楚。但當
我在號稱為「中國最北郵局」的郵筒投入寄回香
港自家收的明信片的時候，便有一種人在旅途中
的迷惑感覺。
但漠河已經遠去了，置身同在黑龍江的牡丹

江，但已是另一處地方了。那晚宴會是在「百家
宴」舉行，車子飛馳，兩旁掠過的招牌，最讓人
矚目的，是狗肉店。由於在香港並沒有人公然出
售狗肉，不免好奇。他們說：「唓！私下裡有人
吃呀！他們叫『香肉』罷了！」哦，我記起來
了，多年前在廣州，朋友帶我去一家小店，等到
吃完，他才告訴我，剛才吃的是狗肉呀。啊？我
本來以為吃的是雞肉呀！
「百家宴」讓我聯想起《智取威虎山》裡的

「百雞宴」，所以當我步入大堂時，有深入虎穴

的錯覺。但並非如此，貴賓房亮堂，頗有氣派。
我趁機出去大堂看看，見到有幾口爐灶，有一處
爐火熊熊，原來是吊着一排五隻鴨子，正在燒
烤，那鴨油滴在燃燒着的碳火上，吱吱作響。北
京烤鴨在北京、香港，吃得多了，但如何烤法，
從沒到廚房見識過。沒想到這回，無意中竟在這
裡撞見！那種心情，真的有些說不清楚了。我趨
近去，那爐火燙熱，直撲我的臉，只好迅即轉身
離去。
擺上桌面上的，有熊肉、水餃，還有好幾種不
同的湯。而那烤鴨，還是平常我們的那種吃法。
但似乎並沒有那麼好吃，莫非搬到異地，北京烤
鴨也有點因地制宜而變味了？還是鴨子的水土關
係？但這一餐也吃得人仰馬翻，他們高舉酒杯，
乾！東北許多地區，飲宴場合，擺上桌的有紅、
黃、白三種酒，問你怕未？喝一碗酒？不了，我
有自知之明，只輕啜一口紅酒表示敬意，便罷喝
了。酒足飯飽，望着那沉沉夜色，別了，牡丹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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